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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极治理的推进，尤其是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构建，涉及因素较多，各方在相关进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非政府组织作为参与南极治理的多元角色，以
其科学数据的提供能力、参与力度以及公众关注度，在南极治理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影响
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南极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宜的
推进以及南极磷虾渔业的有效管理。本文通过分析南极与南大洋联盟 (ASOC)、负责任南
极磷虾捕捞公司联盟 (ARK)、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PEW) 以及 Oceanites 等 4 个非政府组
织的工作内容，探究其在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及其在南极磷虾渔业中的作用。当前，鉴于
非政府组织的特性，中国可构建并利用多方数据，丰富中国南极科学研究数据库；在法律
框架内，利用非政府组织讲好中国故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双向互动形成良性循环等以提
升南极海洋保护区研究水平、南极磷虾渔业管理的科学性，进而改善南极治理的整体水平，
为南极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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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是指为应对生态环境的挑战，稳定

未来国际环境秩序，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通过谈

判、协调与妥协等方式进行合作[1-2]。而南极治理

则是指治理主体通过施加具有法律约束力或准法

律约束力的规则、措施等处理南极不同领域的事

务，以规范行为体的南极活动 [3]。作为国际合作

与博弈的重要议题，南极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南极治理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CAMLR) 为博弈场的南极海洋保护区 (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 AMPAs) 事宜日益受到全球

的关注。但要提升参与南极治理的能力，除了加

大人力、物力投入外，全面了解南极治理的实际

结构，尤其是参与其中的各利益方也是关键一环。

其中，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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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s) 作为南极治理重要的参与方，在南极治理

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显著[4]，且部分 NGOs 在南极

磷虾（Euphausia superba）渔业管理中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不同利益体参与南极磷虾渔业养护有利

于提高该产业发展的多元性及透明性。

NGOs 是指不属于政府、由政府之外的主体

所建立的组织，是民众基于某些任务或共同利益

成立的组织。实践中，NGOs 一般仅限于非商业

化、与社会文化和环境相关的合法群体。《联合

国宪章》条款中第一次利用“非政府组织”称呼作

为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咨询机构中既非成员国、

也不是政府间组织的特殊组织。根据联合国的定

义，任何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私人非营利组织

均可称为 NGOs[5]。NGOs 通过知识、价值、治理

实践创造且拥有社会性权利[6]。

NGOs 处于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

连接着国内、外政治；因此，它们拥有独特的政

治地位。虽然主权国家及政府间组织仍是南极治

理的主要行为体，但其分散性与跨国际性的环境、

南极环境公益性与国家利益、国家间政治斗争与

利益争夺等，导致主权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在

环境治理上取得的成效并非总是很明显 [7]，而

NGOs 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主权国家之间关于

环境问题上的分歧。

NGOs 在充分参与南极治理相关议题中发挥

的作用是其得以活跃的最关键因素。其扮演着数

据信息提供的工具性角色，南极科学研究的多元

化组成，也成为各参与国或 CCAMLR、南极管理

相关会议的顾问[4]。当然，NGOs 在宣传南极治理

相关事宜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009 年，CCAMLR
通过了设立南奥克尼群岛南陆架海洋保护区 (South
Orkney Islands Southern Shelf Marine Protected Area,
SOISSMPA) 的提案；2010 年 5 月，SOISSMPA 正

式建立；2016 年，罗斯海海洋保护区  (Ross Sea
Marine Protected Areas, RSrMPA) 建立，且CCAMLR
东南极海洋保护区  (East  Antarctic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EARSMPA)、威

德尔海海洋保护区  (Weddell  Sea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SMPA)、D1 海洋保护区  (Domain 1 Mar-
ine Protected Areas, D1 MPA) 等提案也在日益成熟

当中。NGOs 在推进 AMPAs 建设的过程中也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对 AMPAs 推进发

挥显著作用的 NGOs 包括南极与南大洋联盟 (Ant-
arctic and Southern Ocean Coalition，ASOC)、负责

任南极磷虾捕捞公司联盟 (Association of Respons-
ible Krill Harvesting Companies，ARK)、皮尤信托

基金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PEW)、Oceanites
以及国际绿色和平组织 (International Green Peace)
等，但这些 NGOs 的组织架构、发展历史以及在

AMPAs 推进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且参与南极治

理的 NGOs 数量较多。为此，本研究主要以 ASOC、

ARK、 PEW、 Oceanites 等 4 个 NGOs 对 AMPAs
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南极磷虾渔业发展产生

的影响为着眼点，探讨 NGOs 在 AMPAs 提案推

进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其所提供的科学价值等，

力图为今后中国深度参与 AMPAs 进程以及南极

磷虾渔业管理提供思路与角度，丰富该领域的研

究内容。 

1    主要 NGOs 及其在 AMPAs 推进中的

角色
 

1.1    ASOC

ASOC 组建于 1978 年，为关注脆弱大陆及其

周围海洋缺乏环境保护的环境组织联盟，总部设

在华盛顿，也是唯一一个专注于保护南极和南大

洋的非政府组织。目前，ASOC 为一个由超过 15
个对南极环境保护感兴趣的非政府组织所组成的

联盟，以环境团体身份参与南极管理会议，致力

于推动重要的南极保护目标，其也是南极条约体

系会议上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①。ASOC 专门致力

于管理《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养护和环境保护。

ASOC 迅速且准确的信息收集与输送功能，使其

在 NGOs 中获得较高的声望[8]。 

　　工作内容　　ASOC 声称其监测所有影响南

极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旅游、渔业管理、生

物勘探和非法捕鱼等，为长期保护南极洲及其生

态系统努力。ASOC 利用全球个体支持者的捐款、

成员会费和基金会资助等方式获得资金以支持开

展各项事务。

ASOC 致力于环境保护、海洋保护区  (mar-
ine protected area; MPA)、野生动物养护、南极治

理、南极磷虾养护、气候变化与南极、伙伴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3 起，ASOC 专门为南极条  

① Who we are-Antarctic and Southern Ocean Coalition. https://www.asoc.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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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协商会议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ATCM) 及各国代表团制作《气候变化年度报告》，

以此持续更新南极气候研究成果。“气候变化”作
为南极条约体系内部的常设话题，也是 ASOC 一

直推动与关注的议题，且其通过南极环保、

AMPAs 等与气候问题紧密相连的议题，倡导全面、

综合地南极保护。其通过与 PEW 合作，开展以生

态系统为基础的南极磷虾保护项目。ASOC 建议

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包括开展新的南极磷虾生物

量调查、加强和资助监测南极生态系统的项目以

及修正南极磷虾渔获量的空间分布，以确保南极

磷虾种群的长期健康发展②。 

　　AMPAs 推进中的角色　　ASOC 作为一个

全面参与南极事务的 NGO，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就是参与 AMPAs 建设。1988 年，ASOC 获得正

式参与南极条约会议的资格，同年取得 CCAMLR
会议观察员资格；1991 年，成为《南极条约》正

式观察员；2010 年，ASOC 成立南极海洋联盟

(Antarctic Ocean Alliance, AOA) 项目以保护南极海

洋，AOA 为其吸纳了更多的成员与伙伴。ASOC
期望南极保护可以走得更远，努力在南大洋建立

一个 MPA 网络，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舶带来的污染，

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ASOC 于美国、新西兰两

国提交 RSrMPA 提案之前，就已将罗斯海地区视

为 AMPAs 建设的优先选址，该区域符合其保护

生物多样性、最佳科学研究价值、荒野价值及全

球气候变化等特点，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完整的大

洋性生态系统[9]。作为见证者与参与者，ASOC 将

2016 年 RSrMPA 的通过视为“为数不多值得欢呼

的时刻”③。ASOC 以其巧妙的交流、宣传、沟通

方式推动 AMPAs 的建设[3]。

ASOC 每年向南极条约体系秘书处 (Antarctic
Treaty System，ATS) 提交多份报告，这些报告中

包含的数据与内容较大程度上丰富了南极保护的

研究。虽然报告数量只是学者们用于评估各行为体

南极活动能力的指标之一，但有关国家在 ATCM

上提交的报告数量可作为探究“各国南极系统活跃

度”的重要标准之一[10]。2020 年 9 月，ASOC 就同

年 10 月召开的 CCAMLR 会议及《全球生物多样

性展望》的公开发表声明④。该声明强调，MPA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呼吁此次

CCAMLR 会议可指定 3 个大面积 MPA，这与其

提交至 CCAMLR 第 39 届会议的报告 [11] 相一致，

并建议划定具有代表性的南大洋 MPA 网络需要

CCAMLR 立即采取行动，其支持在东南极、威德

尔海和南极半岛指定拟议的 MPA，并鼓励在其规

划领域内建设更多的 MPA。ASOC 希望 CCAMLR
成员国搁置短期渔业利益以指定有意义的 MPA。

但该次 CCAMLR 会议由于一些原因并未就任何一

项 MPA 提案达成一致 [12]。ASOC 还就 CCAMLR
未通过保护因松岛冰川  (Pine Island Glacier) 消退

而暴露的海域而愤怒⑤。 

1.2    PEW

PEW 是一个独立并致力于全球性研究与公共

政策的非营利组织，由 7 个独立信托基金组成。

这些信托基金由约瑟夫·N·皮尤 (Joseph N. Pew) 及
其妻子玛丽·安德森·皮尤 (Mary Anderson Pew) 的
子女于 1948 年至 1979 年之间建立，致力于服务

公众。如今，其工作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扩大

到包括公众意见研究，艺术和文化以及环境、健

康、国家和消费者政策倡议等领域。PEW 以完善

公共政策，严谨分析，联结多元利益，追求共同

利益，坚持实效；向公众提供有用的数据，分析

世界的问题和趋势等为使命⑥。 

　　工作内容　　PEW 的工作内容涵盖较广，其

中与南极治理有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其专门设立

的南极保护项目“保护南极的南大洋”。PEW 尝试

利用数据支撑改变现状，由研究人员、传播者、

拥护者、主题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团

队共同工作，以致力于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养护在南极生态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南极磷

虾，PEW 开展了一项以高度预防为主，以科学为  

② https://www.asoc.org/advocacy/krill-conservation.
  

③ ASOC, “We did it! The Ross Sea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marine protected area!” https://www.asoc.org/explore/latest-news/1690-we-did-it-the-

ross-sea-is-now-the-worlds-largest-marine-protected-area, 2021.
  

④ ASOC, “Statement on upcoming CCAMLR meeting and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 Antarctic and Southern Ocean Coalition”.
  

⑤ CCAMLR: “Leaders Mis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Protect the Seas of Antarctica - Antarctic and Southern Ocean Coalition”. https://www.asoc.org/

explore/latest-news/2023-ccamlr-leaders-miss-another-opportunity-to-protect-the-seas-of-antarctica.
  

⑥ PEW, “Mission and Values |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https://www.pewtrusts.org/en/about/mission-and-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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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保护南极地区独特环境的南极磷虾渔业养

护项目，该项目主要与 ASOC 合作⑦。 

　　AMPAs 推进中的角色　　环境科学与海洋

养护是 PEW 的资助主题之一，其中“保护南极的

南大洋”是其重点项目。作为 PEW 的重点资助项

目，其对于 AMPAs 进程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其

资助的部分研究中，利用动态食物网模型模拟并

评估 AMPAs 情景 [13] 以证实南极半岛近岸关键区

域，尤其是布兰斯菲尔德海峡和象岛周围建立

MPA 或禁捕区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PEW 认为，

禁捕区对于改善物种恢复能力以及确保该区域建

立 MPA 的积极成果可能显得特别重要。MPA 对

于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并非十分显著，

但通过探索生态系统管理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

作用可以发现[14]，其可产生由局部至全球范围内

的多种共同利益，从而改善未来环境和人类的前

景。此外，PEW 也重点关注 AMPAs 的实际进程[15]。

RSrMPA 建立之前，PEW 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⑧。现阶段，针对 CCAMLR 主要讨论

的 3 个 AMPAs 提案  (EARSMPA、WSMPA 以及

D1 MPA) 中，EARSMPA、WSMPA 由欧盟与其成

员国及澳大利亚共同提出。PEW 鼓励欧盟及其成

员国尽快批准和实施生物多样性战略，并履行建

设 AMPAs 的承诺⑨，但其实际发挥的作用较为有

限。此外，PEW 曾在 2020 年世界企鹅日发表声

明称，为了保护南大洋的众多生物，海洋科学家

应建议建立更多 MPAs。而在 2020 年 CCAMLR
第 39 届年会召开前，PEW 及其合作伙伴还敦促

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大胆的行动保护企鹅的栖

息地⑩。 

1.3    Oceanites

Oceanites 为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免税

组织，于 1986 年由 Ron Naveen 创立。自成立以

来，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南极条约下的科学保护工

作，是世界上唯一一家非盈利、得到公众支持的

南极研究项目。养护南极企鹅是其重点工作领域，

重点项目包含：南极企鹅点位动态库  (Antarctic
site inventory, ASI)、环南极大陆企鹅数据库 (Ant-
arctic  continent-wide  penguin  database，MAPPPD)、
气候研究拓展与分析  (climate outreach  and  ana-
lyses)、南极半岛长期性分层监测计划  (stratified
long-term  Antarctic  Peninsula  monitoring  plan) 等 。

MAPPPD 是唯一一个监控整个南极半岛且维护着

所有南极研究人员使用、涵盖整个南极大陆企鹅

的数据库⑪。目前，Oceanites 作为 CCAMLR 国际

观察员参与相关会议。 

　　工作内容　　Oceanites 致力于企鹅养护工作，

作为极地研究门户之一，其公开 2017—2020 年企

鹅 状 况 报 告  (state  of  Antarctic  penguins  report，
SOAP)、企鹅种群数据  (penguins  population  data,
MAPPPD)，以支持利益相关方养护企鹅。值得关

注的是，2016 年 10 月，CCAMLR 第 35 届年会会

议上，ARK 宣布了一项自愿避免在企鹅繁殖地或

觅食地开展南极磷虾捕捞的计划。Oceanites 加入

了这一开创性的计划，并向 ARK 成员—Aker
Bio Marine 提供了地图和企鹅位置信息，以协助

这项自愿工作的顺利开展，养护南极半岛水域南

极磷虾资源，为 CCAMLR 制定南极磷虾养护管理

措施提供支撑⑫。

Oceanites 通过其研究分析公开而独立地提供

科学数据与信息，并依据《南极条约》提出适当

的保护建议。由于 Oceanites 掌握了南极半岛大量

的企鹅数据，这使得其在企鹅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分析上具有较高的国际知晓度。自 1994 年以来，

Oceanites 开展 ASI 项目，以监测与分析日渐升温

的南极半岛上企鹅和海鸟变化，该项目为研究南

极企鹅动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6 年，Ocean-
ites 受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委托，起草了最初的

10 个南极特定地点的游客指南，并最终被《南极

条约》协商国采纳。这些草案根据海洋学南极地

点调查项目汇编的企鹅/海鸟种群数据地点描述资

料编制而成。2016 年，Oceanites 启动了 MAPPPD，  

⑦ https://www.pewtrusts.org/en/projects/archived-projects/antarctic-krill-conservation-project.
  

⑧ PEW,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Ross  Sea”,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Oct.  14,  2014), http://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fact-

sheets/2014/10/the-need-to-protect-the-ross-sea．
  

⑨ http://www.pewtrusts.org/European Union Commits to Secure Additional Southern Ocean Protections.
  

⑩ http://www.pewtrusts.org/World Penguin Day Highlights Need for More Southern Ocean Protections.
  

⑪ Conserving Penguins in Antarctica，https://oceanites.org/.
  

⑫ https://oceanites.org/future-of-antarctica/penguin-conservation/supporting-krill-fishers-in-conserving-pengu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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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可为了解南极企鹅的现状、数量及种群发

展趋势提供最新且直接的数据。这个项目向全球

提供南极企鹅种群数据，并通过其年度报告吸引

公众对气候变化，企鹅和南极的关注。

除了企鹅保护以外，Oceanites 还启动了一项

重大的长期气候挑战研究项目。该项目将有助于

区分气候变化、渔业、旅游业和南极半岛相关国

家的直接和相互作用的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将有

助于改善这一广阔且正在变暖区域的环境管理。

该项目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主要研

究对象为南极企鹅[16-17]、南极地衣[18]、南极污染情

况 [19] 以及探讨南极旅游模式 [20-21]。Oceanites 还因

支持海洋生物和水下栖息地保护而受到关注⑬。 

　　AMPAs 推进中的角色　　作为参与南极事

务的重要组织，Oceanites 参与了 ATS 和 CCAMLR
的相关工作，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参与 CCAMLR 会

议。Oceanites 声称，其将继续协助南极磷虾渔业

国在企鹅聚集区附近设立自愿限制区  (voluntary
restricted zones, VRZ)，以该方式影响南极条约系

统的维护⑭。

“养护”与“利用”一直是 AMPAs 推进过程中

各方讨论的重要内容[22]，而南极旅游开发作为世

界旅游业发展的一部分，在推进 AMPAs 时也应

考虑。但近年来，访客由于缺乏指导而进入生态

敏感区，对该区域环境及生物造成了较大破坏[23]。

Oceanites 参与制定南极旅行指南等工作，通过设

置南极旅游标准，明确旅游活动的时间地点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内容，这对保护脆弱的南极生态系

统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Oceanites 围绕南极半岛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且 CCAMLR 正在讨论的 WSMPA 与 D1 MPA 均

是着眼于南极半岛周围海域而提出，这与 ARK 倡

导的 VRZ 方案⑮中的研究区域不谋而合。Ocean-
ites 以开源数据的形式为这两个提案提供了部分科

学数据。Oceanites 参与 ARK 推动的 VRZ 计划，

启动一项长期监测计划以协助这些目标的实现，

这表明各 NGOs 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针对具

体事务开展合作，而 Oceanites 与 ARK 的合作还

可为 AMPAs 推进提供大量的数据支持。 

1.4    ARK

ARK 成立于 2012 年，同年以观察员身份参

与 CCAMLR 相关会议，并于 2018 年再次受邀。

ARK 汇聚了来自挪威、智利、中国、韩国等 4 个

CCAMLR 成员国 8 家南极磷虾渔业公司，成员的

总捕捞能力占 CCAMLR 管辖海域南极磷虾总捕捞

量的 90% 以上。ARK 汇集了南极磷虾捕捞产业，

其以促进南极磷虾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使命，并

与 CCAMLR 协调合作，以提供南极磷虾及其渔业

相关的研究信息，支持 CCAMLR 管理可持续性南

极磷虾渔业的科学研究和教育计划。ARK 表示，

任何对其研究活动感兴趣的 CCAMLR 关联科学家，

可直接与其联系，且 ARK 邀请科学家对其成员所

属渔船上开展的科学研究提出建议⑯。 

　　工作内容　　考虑到南极磷虾对南极生态系

统运转的重要性，而 ARK 以南极磷虾作为主要关

注物种；因此，ARK 声称其主要目标为“促进南

极磷虾渔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为实现这一目

标，ARK 倡导通过支持数据收集以及自愿行为等

方式协助南极生态系统的长期管理，而加强科学

数据收集以及探索南极磷虾资源可持续利用也是

ARK 作为南极海域资源利用者角色的较佳权衡。

ARK 参与了 CCAMLR 几乎所有与促进南极磷虾

渔业管理相关的研讨会，从而提供关于渔业经营、

研究因素与限制的见解。相关学者、CCAMLR 代

表团及 NGOs 强调获取更多南极磷虾和生态系统

科学数据的必要性。因此，ARK 倡议的重点是收

集急需的数据以及制定最佳的捕捞方法。针对推

进加强与南极磷虾渔业船队合作的需要，ARK 倡

导可持续性的南极磷虾捕捞措施，其中包括观察

员全覆盖的措施。此外，为了更好地均衡南极磷

虾渔业与生态系统养护之间的关系，ARK 于 2019
年起在南极半岛周边水域启动了 VRZ 的方案⑰，

并以积极的姿态深度参与了 2019 年斯科舍海南极

磷虾资源国际联合调查⑱。这包括南奥克尼南极磷  

⑬ https://wiki.ezvid.com/m/7-crucial-organizations-that-study-protect-the-ocean-Dr0OwXA8auoYS.
  

⑭ https://oceanites.org/
  

⑮ https://www.ark-krill.org/ark-voluntary-measures
  

⑯ Association of Responsible Krill harvesting companies - ARK vision and objectives. https://www.ark-krill.org
  

⑰ https://www.ark-krill.org/ark-voluntary-measures.
  

⑱ https://www.ark-krill.org/2019-krill-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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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监测计划、年度声学断面调查及南设得兰南极

磷虾资源监测计划等，为南极磷虾研究提供了数

据及项目支撑。2021 年，ARK 又与科研机构合作

在南乔治亚岛水域开展了年度声学断面调查⑲。 

　　AMPAs 推进中的角色　　ARK 作为以南极

磷虾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非政府组织，在南极大西

洋扇区 (FAO 48 区) 协助科研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

调查 [24-27]。作为南极磷虾渔业及调查数据的主要

提供者，ARK 与 CCAMLR 就南极磷虾种群及其

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和信息开展协调和合作，

目的是为 CCAMLR 可持续管理南极磷虾渔业的

工作做出贡献。ARK 制定了一项名为“ARK 承诺”
(The  ARK  Commitment) 的保护倡议 [28]，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其内容包括指定 VRZ 等。“ARK
承诺”通过限制南极半岛周围 7.4 万 km2 范围内的

南极磷虾捕捞提供科学研究机会以及收集该区域

南极磷虾渔业与捕捞对象相互影响的信息。ARK
将该倡议提交到拟建 D1 MPA 专家组，旨在获得

建议，以“平衡与预防”的方法推进 CCAMLR D1
MPA 进程，而设置限制区作为其 VRZ 的重要内

容，也是其支持 D1 MPA 建设的重要步骤。其认

同，在南极半岛区域建设 MPA 是支持南极生态系

统预防性管理的首要目标。目前，考虑到南极磷

虾渔业仍有改进潜力，ARK 声称将调整其成员捕

捞行为以促进南极磷虾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

在南大洋建设大规模 MPA 网络发挥作用。 

2    NGOs 在南极治理中的作用

AMPAs 与南极磷虾渔业管理作为南极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作为南极生物资源“合理利

用”与“养护”的主体，还是各南极治理参与方的重

点关注领域。针对 ASOC、ARK、PEW、Ocean-
ites 等 4 个 NGOs，就工作内容及其在 AMPAs 推

进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单独阐述，为了从整体上

把握 NGOs 在南极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本研究就

NGOs 在 AMPAs 与南极磷虾渔业管理中发挥的作

用系统展开论述。 

2.1    在 AMPAs推进中的作用

1959 年，南极条约 12 个原始缔约国签署有

着南极“宪法”之称的《南极条约》。而 1991 年制

订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环

境保护为出发点进一步丰富《南极条约》的内容，

强调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原则，该议定书

特别规定了将南极指定为自然保护区。而 AMPAs
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具备法

律效力。1982 年生效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公约》作为《南极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

控制并规范了南极海洋资源商业化利用等问题，

且《养护公约》肯定了政府与 NGOs 之间的深入

合作对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积极作用[29]。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NGOs 介入南极

事务，对南极法律、政策走向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成为南极软科学研究中无法忽视的因素。NGOs
通过“参政、议政、干政”改变了南极事务的纯官

方性质，使南极事务更加民主、透明，在南极政

治与法律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上可比肩政府[30-31]。不

仅如此，ASOC、ARK、PEW 以及 Oceanites 等均

以 CCAMLR 国际观察员身份参与其年会，进而影

响具体的南极活动。一些 NGOs 凭借其独一无二

的数据收集能力与技术手段在南极科学问题上产

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如 Oceanites 的“企鹅数据库”
MAPPPD，为研究南极鸟类提供了其他 NGOs 无

法媲美的作用。PEW 通过展开南大洋保护项目，

资助相关 AMPAs 研究，在南极问题上也获得了

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其他 3 个 NGOs 角色不同，

ARK 为唯一一个由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

的 NGOs。 

2.2    在南极磷虾渔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ARK 在南极磷虾研究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ARK 每年提交给 CCAMLR 的南极磷虾数据为制

订南极磷虾养护计划及渔业政策提供了科学数据

依据。此外，由于各国科考船无法长期在南极海

域开展科学调查以收集科学数据和样品，而在南

极水域近周年作业的南极磷虾渔船为弥补这种不

足提供了极好的平台⑳，这为 ARK 在 CCAMLR
相关管理进程中的角色扮演提供了越来越重要的

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ARK 在若干年后是否会

变更其工作宗旨尚未可知。在未来食品营养发展

中，南极磷虾很大程度上将会作为重要食品蛋白

质来源之一，参考海洋管理理事会 (Marine Stew-  

⑲ https://www.ark-krill.org/news/ark-to-backup-research-program-at-south-georgia-fishing-ground.
  

⑳ https://www.worldfishing.net/news101/industry-news/fishing-vessels-help-with-krill-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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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ship Council, MSC) 的发展历程，由 MSC 认证

体制及其渔业或种群数量分析可知，MSC 认证基

本为发达国家所认可，成为水产品进入发达国家

的重要标准之一。而 NGOs 通过对渔业认证，引

导消费者消费行为，以鼓励渔业的养护与可持续

利用 [32]，现 ARK 成员的总捕捞能力占 CCAMLR
管辖海域南极磷虾总捕捞量的 90% 以上，其以可

持续养护南极磷虾资源为宗旨，是否已形成南

极磷虾渔业的事实性产业垄断，对标 MSC 成为南

极磷虾渔业行业高标准的“后继者”，都值得分析。

现 ARK 推进 VRZ，而该区域是我国，乃至全球

南极磷虾渔业目前最为重要的渔场 [33]，这种限

制区的时限直接影响到南极磷虾渔业的发展以

及渔场的选择，其对南极磷虾渔业的发展所带

来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此外，此类 VRZ 对于

AMPAs 的推进是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需要更多

关注。

NGOs 活动展开的局限性研究通常涉及合法

性的讨论[7]，但 NGOs 在参与 CCAMLR 会议时并

无决策权，其只能作为信息收集者和数据提供者

为 CCAMLR 评估或制定提案与措施提供相关依据。

因而，考察 NGOs 参与 AMPAs 建设的合法性还

有待商榷。此外，某些 NGOs 以其激烈的行为和

语言引导性吸引公众关注，如绿色和平组织通过

采样、拍摄等方式将美国、新西兰等南极科考的

卫生情况公之于众，使美国、新西兰“南大洋排污”
事件暴露于公众。针对南极矿产资源谈判发起保

护南极的全球活动，在相关国家使馆前游行示

威[34]，公众关注度提升的同时，也加深了其与相

关国家的矛盾，其做法是否真正科学合理仍有待

思考。 

3    对中国的启示

2017 年，国家海洋局发布《中国的南极事业》

白皮书，作为中国政府首次以白皮书形式发布的

南极事业发展报告，提出了有效保护南极环境和

生态系统，积极参与南极治理作为我国今后极地

事务的重点，对于中国开展南极事业有着极其重

大的意义。“十四五规划”强调中国南极治理，在

南极新建科考站，新建先进破冰船，提升南极航

空能力。透明度可提高国际组织解决复杂环境问

题的能力，作为透明度的关键组成部分和驱动力

的 NGOs[35] 参与 AMPAs 建设正是提高其透明度的

体现。借助 NGOs 在南极治理、南极参与方面的

优势，形成中国参与南极治理新格局，进而在

AMPAs 建设与南极磷虾管理中拥有更大主动权。 

3.1    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构建南极治理新秩序

自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以来，参与南极

治理方式逐渐成熟，在 AMPAs、南极旅游及生物

勘探等成为当前南极治理重点议题的背景下 [36]，

也应该认识到南极治理的话语权仍把握在传统南

极大国手中，中国可借助 NGOs 在数据信息提供、

宣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重点关注在总体南极治

理概念阐述、规则制定、话语权把握等方面，而

在其他方面，如 AMPAs、南极磷虾渔业管理等有

关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面也要下足功夫，以期形成

南极治理新秩序。 

3.2    利用多方数据，建设中国南极科学研究数

据库

国际环境类 NGOs 在针对南极具体科学信息

方面有着主权国家无法媲美的能力。2007 年，中

国加入 CCAMLR。作为其成员国和参会者，在

CCAMLR 数据使用规则的许可范围内，中国可以

与各成员国、NGOs 开展合作，通过线上、线下

交流探讨等方式，也可提请秘书处获取相关科学

数据，以丰富关于南极生物与环境等生态数据库，

更好地提出科学建议，推进 AMPAs 建设。

自 2015 年支持建立 RSrMPA 以来，中国对

于 AMPAs 建设的态度愈加明朗[37]。目前，AMPAs
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管理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

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等，而中国则主要集中在法

律层面 [38]。科学的数据与信息技术始终是建设

AMPAs 的基础，AMPAs 建设的科技实力始终是

中国需要加强和巩固的着眼点。因此，丰富中国

在针对 AMPAs 建设的信息库对中国南极治理大

有裨益。 

3.3    法律框架内利用 NGOs讲好中国故事

与国际 NGOs 的发展相比，国内 NGOs 的发

展有着自身的历程。改革开放后大批境外 NGOs
以资源为饵，诱导境内社会组织进行危及国家安

全及社会和谐的活动，因而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

管控 [39-40]。在该背景下，国内环境类 NGOs 自我

生存能力有限，资源来源单一。近些年来，中国

政府对境内 NGOs 发展有了非常明确的管理，出

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

管理法》，设立专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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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相关 NGOs 在中国境内开展合法活动。这些

NGOs 作为 AMPAs 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其将

CCAMLR 等有关 AMPAs 的会议结果基于其宣传

目的传播给大众。基于此，应利用国内环境类

NGOs 普及以切实保护南极生态环境的信息，为

形成良好的南极治理对外宣传机制助力。目前国

际上对中国参与 AMPAs 建设的态度倾向负面，

中国可借助 NGOs 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与舆论导

向性，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3.4    政府与 NGOs双向互动，形成良性循环

NGOs 通过收集公众有关于 AMPAs 的态度、

信息积极反馈给政府，政府积极转变职能与观念，

为 NGOs 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体系[41]，

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同向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仍

需注意甄别合作对象，警惕个别大国借 NGOs 干

预我国正常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在与 NGOs 互

动中，应明确中国南极安全的核心利益，以南极

既有治理机制为基础，制定互动准则，打造南极

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42]，秉承建设“海洋强国”的
理念，捍卫南极安全利益。 

3.5    提升南极磷虾资源管理能力，完善南极治

理整体水平

2017 年，中国《“十三五”渔业科技发展规划》

将提升我国南极磷虾资源开发装备技术水平和核

心竞争力作为发展方向。中国作为渔业大国，对

南极渔业资源有着较为显著的需求，在“养护”与
“利用”规则下，中国政府秉持着生态系统养护下

南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慎重考虑南极

渔业的有序、可持续发展及合理参与南极治理。

目前，中国实际开展南极磷虾渔业的公司，包括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辽宁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和福

建正冠渔业开发有限公司先后加入 ARK 并成为其

成员。2019 年，包括中国渔业公司在内的 ARK
成员宣布在南极半岛部分海域设立 VRZ，以支持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科学研究，这种自

愿行为对于以传统作业方式的中国南极磷虾渔业

而言影响显著，渔业企业在渔场选择、产量与产

品品质提升方面均遭遇了较大的困难。同年，ARK 联

合一些 CCAMLR 成员国对斯科舍海南极磷虾资源

开展了大面积调查，时隔 20 年对该区域南极磷虾

资源重新进行了评估，相关数据和工作为 CCAMLR
南极磷虾资源的管理以及该区域 AMPAs 事务的

推进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支撑。

就南极磷虾渔业发展来看，目前中国的南极

磷虾捕捞能力与捕捞技术仍有待进一步提升，高

级船员，如船长的人才缺失是目前我国南极磷虾

渔业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南极磷虾渔船

设备老化，高值化深加工能力不足、南极磷虾资

源探测评估与信息化也有待发展[43]。因此，中国

应加快建设专业性南极磷虾捕捞船，并保证船载

设备的高精尖性，以提高我国渔船在利用南极磷

虾资源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的养护和参与南极治理。 

4    结语

NGOs 所能提供的数据、资料以及科学信息

等软实力，是其能够在深度参与南极治理进程的

关键。AMPAs 事务的推进及南极磷虾渔业的管理，

NGOs 在数据提供、议题引领、舆论导向及信息

宣传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参与 AMPAs
事务推进的合法性与程度仍值得深思。诸如

ASOC、ARK、PEW 以及 Oceanites 等 NGOs 以国

际观察员身份参与 CCAMLR 南极事务，其影响程

度不同，对 AMPAs 推进及南极磷虾渔业管理发

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参与南极治理的多

元存在，其参与南极事务本身就是对南极治理透

明性的反映。中国作为参与 AMPAs 事务的后来

者，应积极参与南极治理，促成南极治理新秩序；

在利用 NGOs 收集分析南极科考数据的基础上，

建设中国南极科学研究数据库；在法律框架内，

利用 NGOs 讲好中国故事，以形成良好的国际形

象；政府与 NGOs 双向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以

可持续利用为原则，发展中国南极磷虾渔业，打

造“高精尖”南极磷虾船，培养专业化远洋渔业人

才；以科学为着眼点，在寻求同他国共同利益的

过程中，巩固自身参与南极治理的体系、中国南

极磷虾渔业发展以及 AMPAs 事务推进的能力。“海
洋强国”战略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强国，更应该付诸

于实际，在南极科考、生物资源养护、科学调查

方法等方面提出中国对策与中国方案。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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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omotion of Antarctic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arctic Marine Protec-
tion Areas (AMPAs), involves diverse factors, the roles and functioning of parties are differed in those process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s multiple actors in Antarctic governanc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ed on
the promotion of  AMPAs with their  ability in providing scientific  data,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attention.
The  role  of  NGOs  in  Antarctic  governance  has  influenced,  to  some  extent,  the  promotion  of  AMPAs  and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By analyzing the works of four NGOs, including the Antarctic and
Southern Ocean Coalition (ASOC), the Association of Responsible Krill  Harvesting Companies (ARK),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PEW) and the Oceanites, to explore their roles in the promotion of AMPAs and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management.  At  present,  China  can  enrich  China  Antarctic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base  by  using  multi-
party data, use NGOs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ithin its legal framework. The government and NGOs interact to form
a virtuous cycle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AMPAs research and Antarctic krill fishery management, thus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Antarctic governance and contributing China wisdom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t-
arct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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